
巴金在翻译的世界中战斗
贯穿一生的翻译事业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 年出生于四

川成都的一个世代官宦大家庭， 从小家
境优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920 年，巴
金考入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 阅读了大
量英美原著，打下了很好的外语基础。这
期间，巴金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

在扑面涌来的新思潮中， 巴金对克
鲁泡特金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 （又音译
为“安那其主义”）感触最深。 他后来在
《我的幼年》中写道：“后来我得到了本小
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
节译本）， 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
书！ 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
的话。 ”

克鲁泡特金是俄国著名理论家，他
的《告少年》（后巴金重译为《告青年》），
节选自其作品《一个反抗者的话》，全文
洋溢着强烈的反抗压迫、奉献社会、服务
劳苦大众的精神。 那种平等、互助、自我
牺牲的精神理念，给了少年巴金“爱人类
爱世界的理想”，并在日后贯穿了他的一
生。其笔名“巴金”中的“金”，即来自于克
鲁泡特金的汉译，从处女作《灭亡》起一
直沿用。

1922 年， 巴金就曾尝试翻译了俄国
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 《信号》（发表时
署名 “佩竿”）， 这是他的第一篇翻译作
品。 1927 年，巴金赴法国留学，在法国继
续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
源及其发展》， 以及薇娜·妃格念尔的回
忆录《狱中二十年》。 1928 年他回国从事
文学编辑工作， 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
《灭亡》。可见，巴金从事翻译工作的时间
早于他的创作生涯。

上世纪 30 年代到 1949 年， 是巴金

创作的黄金期，也是他翻译的黄金期，先
后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
和《处女地》、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
天里的春天》、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
原故事》、斯托姆的短篇小说集《迟开的
蔷薇》、普希金的诗集《叛逆者之歌》、柏
克曼的《狱中记》（节译）、王尔德的《快乐
王子集》等。

70 多岁高龄的巴金开始着手翻译赫
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
他终生喜爱的一部大书。 虽然因年老体
衰，他只译毕前两卷（后在巴金的倡导和
支持下， 项星耀和臧仲伦分别完成了各
自的译本），但《往事和随想》启发了他晚
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

用“拣来的武器”战斗
“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是巴金选

择翻译作品的一个标准；而“把别人的作
品变成我的武器”，则是他从事翻译的冀
望与目的。 他曾写道：“我记得有一位外
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
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

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
斗， 当初我向一切腐朽、 落后的东西进
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
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我用自己的
武器， 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
生。 ”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巴金，如他在
“激流三部曲”中所写，亲眼目睹了太多
旧制度镣铐下的惨剧， 这让他终其一生
都在厉声控诉黑暗的、压抑人性的制度。
他用笔战斗，既用“自己的武器”，也向外
求索着“拣来的别人的武器”。

巴金说 “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爱
看的书， 因此我也爱译一般人不愿译的

书”，他选择翻译的作品，很多并不是人
们熟悉的所谓“名家名著”，而是打动了
他自己，能够与他气质相契合、思想相共
鸣的作品。 巴金的翻译作品在思想上大
体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充满人道主义，
同情底层，站在弱者一边，强调正义的力
量；二是充满反抗精神，对不合理的制度
发起攻击；三是作品的基调充满热情，抒
情性比较强。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
巴金并没有直接翻译过太多托尔斯

泰的作品，但终其一生都和这座“十九世
纪文学高峰”“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
保持着情感沟通。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他曾从法文转译过高尔基撰写的《列夫·
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
尔斯泰夫人》。晚年托尔斯泰厌恶贵族生
活、选择为贫苦民众做事、81 岁离家出走
的经历，让巴金深为感触，也让他坚定了
晚年坚持“说真话，言行一致”的选择。

1985 年，巴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他和我有天渊之隔， 然而我也在追

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
到言行一致。 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
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 但路总是
人走出来的……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
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
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我觉得好像他在路
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
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1994 年，90 岁高龄的巴金跟外孙女
表白心迹道：“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
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
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 ”

（选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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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巴金诞辰 115 周年，在巴金故居管理方的策划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小开本《巴金译文集》，包括巴金所翻译屠格
涅夫、高尔基、迦尔洵、赫尔岑、斯托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作品。

创作和翻译犹如巴金的两翼，对其译作的重新整理出版，不仅完整了巴金的文学图景，也可从中觅得这位百岁老人曲折的人生经
历和鲜明的思想轨迹。

李清照缘何叫“李三瘦”
李清照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

之一。 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
很特别的雅号———“李三瘦”。 所谓 “三
瘦”是说李清照喜以“瘦”字入词，为词坛
留下了三个含 “瘦” 字的传诵千古的名
句。

第一个含“瘦”字的名句：“知否？ 知
否？ 应是绿肥红瘦。 ”（《如梦令》）女词人
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动
物的“肥”“瘦”移用到花草上，写出了她
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叹花的情态，
语新意隽。李清照擅长寻常言语谱新声，
赢得了历代文人的褒扬、赞赏。南宋文学
家胡仔赞叹 ：“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
安 ，颇多佳句……‘绿肥红瘦 ’，此语甚
新。”（《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清代
词学家黄苏说：“而‘绿肥红瘦’，无限凄
婉，却又妙在含蓄。 短幅中藏无数曲折，
自是圣于词者。 ”（《蓼园词选》）

第二个含“瘦”字的名句：“新来瘦，
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凤凰台上忆吹
箫》）“诗犹文也，忌直贵曲。”（清·施朴华
《岘佣说诗》） 才力华赡的词人不直接说

“新来瘦”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
排除、作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含蓄蕴
藉。对“新来瘦”这个名句，明代文学家李
攀龙评点说：“写出一种临别心神， 而新
瘦新愁， 真如秦女楼头， 声声有和鸣之
奏。 ”（《草堂诗馀隽》卷二评语）

第三个含“瘦”字的名句：“莫道不消
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
“人比黄花瘦”的“瘦”字，与首句“薄雾浓
云愁永昼”的“愁”字相呼应，以花喻人，
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营造了一个凄
清孤寂的怀人情境， 勾画出一幅清冷佳
节、西风瘦菊、佳人兴叹、怜花自怜的画
面，意境极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
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人比黄花瘦”这
个警句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
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 （《唐宋
词欣赏》）

李清照 “三瘦” 词句一写伤春的心
绪，一抒离别的哀怨，一描独处的孤寂。
它们从不同角度书写“幽愁”，奇俊新颖，
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
而名传千古。 （选自《光明日报》）

历史随笔 拾遗
谷牧：率团考察拉开改

革开放序幕
1978 年 5 月 12 日，时任国务院

副总理的谷牧率考察团访问了 5 个
国家（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
时）的 15 个城市。 考察结束，谷牧回
国后， 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
给中央的考察报告。 报告提出：我们
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

个重点地区。 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
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
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6 月底，邓
小平约谷牧谈话，在听取汇报后说：
“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
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几乎与
此同时， 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团
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也提

交了报告。 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
资金， 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
行的经济体制。 三路人马， 三份报
告， 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
的雏形。

（选自《天津日报》）


